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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随 笔

杏园初宴曲江头

《新唐书·选举志》中记载：“举人既及
第……又有曲江会、题名席。”曲江位于西安市
东南，为我国久负盛名的皇家园林，兴起于秦
汉，繁盛于隋唐，尤其是在唐朝，引终南山之
水，扩充水面千亩，建有芙蓉园、杏园、紫云楼、
汉武泉、青龙寺、大慈恩寺和大雁塔等诸多景
观，楼台亭阁绵延不绝，是唐朝京城最为风雅
之所。曲江宴本是朝廷为安慰落第举子所设，
而到了唐中宗时，改为赐新科进士曲江游宴。
进士们尽情游乐，开怀畅饮，赋诗抒怀。他们
将酒杯放在盘子上，让其在曲流之上随水漂
转，转至谁跟前，谁就执杯一饮而尽，遂成一时
盛事。因此名曰“曲江流饮”。

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在进士科放榜后的
曲江宴上，来自山东的进士刘沧，因其屡举进
士不第，曾漫游齐鲁、吴越、荆楚、巴蜀等地，遍
访高人名士，丰富自己的学问才识，及第时已
是白发苍苍，他因此兴奋异常，也很惹人注
目。在如此风光的曲江宴上，刘沧感慨万千，
一时文思泉涌，写下了科举史上有名的诗篇
《及第后宴曲江》：“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
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
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
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描述了进士及第后
在曲江宴游庆典活动的盛况。

在曲江流饮中有一款樱桃宴颇负盛名。
唐朝科举一般在春天发榜，此时正是樱桃上市
的时节，民间有用樱桃“荐新”习俗。樱桃宴不
仅与时令相符，而且樱桃被称为“初春第一果”，
号称“百果第一枝”，其吉兆正对应了金榜题名
独占鳌头之寓意。据五代学者王定保所著《唐
摭言》记载，唐僖宗时，曾任宰相的刘邺被遣出
京任淮南节度使。乾符四年（877），其次子刘
覃考中进士，刘邺安排管家给刘覃一铤（50
两）银子，供他与同榜进士凑钱聚饮之用。而
刘覃仗着自家财大气粗，要独自承办樱桃宴，
派人预购了数十石樱桃。此时樱桃刚刚成熟，
即使是达官贵人也还没有吃到，而刘覃的宴席
上却堆积如山，同时又辅以糖和乳酪，每人都
能享用到，连随从人员都沾光吃到了樱桃。

在举办樱桃宴时，有一道主食必不可少，
这就是“红绫饼餤”。红绫饼餤是一种珍贵的
饼饵，以红绫裹之，为皇家御膳食品，在高规格
的宴会上，皇帝才将此饼赏赐大臣。据宋人叶
梦得《避暑录话》记载，唐昭宗光化三年（900），
朝廷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只有裴格等28名优秀
学子脱颖而出，唐昭宗认为得到了贤能之士，
于是在曲江设宴，并专门让宫廷御厨制作了28
张红绫饼餤，赏赐28名新科进士，而卢延让就
名列其中。他对能获红绫饼餤之赏赐念念不
忘，晚年到前蜀做学士，蜀人很轻视他，他作诗
怼曰：“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餤来。”元
代诗人马祖常曾作诗描述进士吃红绫饼餤的
情景：“红绫饼餤出宫闱，赐宴恩荣玉殿西。白
发词臣曾射策，榜名欣见武都泥。”

宋代因宴设在汴京皇家花园琼林苑，故称
为“琼林宴”。王安石曾作《九日赐宴琼林苑
作》：“金明驰道柳参天，投老重来听管弦。饱
食太官还惜日，夕阳临水意茫然。”宝祐四年

（1256），文天祥20岁中状元，他在《御赐琼林宴
恭和诗》中描写了琼林宴的盛况：“奉诏新弹入
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云呈五色符旗盖，露
立千官杂佩环。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壁
奎间。献诗陈雅愚臣事，况见赓歌气象还。”

元、明、清三代，因设宴地点不在琼林苑，
故称“恩荣宴”。虽名称不同，但是宴会的流程
和仪式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人们还是习惯
称其为“琼林宴”。

元代赐恩荣宴于翰林院，元代诗人萨都剌
《赐恩荣宴》诗曰：“内侍传宣下玉京，四方多士
被恩荣。宫花压帽金牌重，舞妓当筵翠袖轻。
银瓮春分官寺酒，玉杯香赐御厨羹。小臣涓滴
皆君赐，惟有丹心答圣明。”

明朝设恩荣宴于礼部，明代诗人施槃有
《恩荣宴诗》曰：“千里观光我独行，辞亲无奈惜
离情。玉堂未拟登三辅，金榜先叨第一名。麟
凤骈臻欣道泰，车书混一仰文明。太平天子恩
如海，虎啸龙吟会匪轻。”

清朝沿袭明朝制，恩荣宴一般是在传胪次
日举行，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
宴会地点为礼部大堂。皇帝虽不会亲自参宴，
但会钦派一名内大臣出席。另有读卷大臣、銮
仪卫使、礼部尚书侍郎，以及受卷、弥封、收掌、
监试、护军、参领、填榜、印卷、供给、鸣赞等官
员出席。朝中大臣与新科进士们觥筹交错，饮

酒赏景，畅谈未来，其乐融融。清乾隆十七年
（1752）进士钱载有诗云：“日照槐阴覆露台，恩
沾阙下萃鸿才。大官光禄铺筵定，小队和声荐
乐来。却忆簪花过一纪，还因糊卷预三杯。升
平盛事文明象，起向红云祝上台。”

慈恩塔下题名处

李肇《国史补》记载：“既捷，列书其姓名于
慈恩寺塔，谓之题名。”这就是著名的“雁塔题
名”，又称“慈恩题名”，是唐朝新科进士的又一
荣誉仪式。

大雁塔位于西安市南的大慈恩寺内，又名
“慈恩寺塔”。唐永徽三年（652），玄奘为保存由
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主持修
建了大雁塔。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张莒进
士及第，他参加完曲江流饮后，与好友乘兴登
上了大雁塔，极目远眺，长安美景尽收眼底，踌
躇满志的他难掩兴奋之情，挥毫在塔壁上题写
了“新科进士张莒”六个大字。张莒此举竟引
起轰动效应，新科进士们纷纷效仿，自发地来
到大雁塔题名，成为唐时风尚。也有说起源于
唐神龙年间。

后来大慈恩寺的僧人们为了保护大雁塔，
就在塔下修建了一座“题名阁”和一条“题诗

廊”，专门用于新科进士题名赋诗，也因此留下了
无数的题名佳话。

新科进士参加完曲江宴会后，蜂拥而至慈恩
寺题名阁，他们先各自在一张方格纸上书写自己
的姓名、籍贯，并推举其中书法出众者，作文一篇
以记此盛事。然后交与专职石匠，刻在大雁塔的
石砖上。这些人中日后若有做到卿相者，还要将
姓名改为朱笔书写。
《太平广记》记载，柳宗元和刘禹锡同一年

考中进士，题名于慈恩塔上，是由谈元茂执笔书
写的。当时他们谦逊都不打算把自己的名字写
在最显眼的地方，而写在押缝的板子上，游人一
般也看不见，或者用不多久板子也便损坏。

在雁塔题名者中，最有名的要数白居易了。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28岁的白居易进士及
第。这一年只录取了17名进士，白居易是最年轻
的一位。他与同榜进士曲江饮宴后，游览大雁
塔，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
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欣喜之情溢于言
表，表现了他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的心情。

据《新唐书》记载，曾任宰相的李德裕是以门
荫入仕，所以对进士很是厌恶，他上奏唐武宗：“国
家设科取士，而附党背公，自为门生。自今一见有
司而止，其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皆罢。”于是将大雁
塔以前题名的进士字迹全部刮去。直到唐宣宗大
中元年（847）雁塔题名又恢复如故。由于每科进士
都要到雁塔题名，而慈恩寺的墙壁毕竟空间有限，
不久，白墙便成“花墙”。唐末诗人徐夤《塔院小屋
四壁皆是卿相题名 因成四韵》诗云：“雁塔搀空映
九衢，每看华宇每踟蹰。题名尽是台衡迹，满壁堪
为宰辅图。鸾凤岂巢荆棘树，虬龙多蛰帝王都。谁
知远客思归梦，夜夜无船自过湖。”

北宋神宗年间一场大火毁掉了这些珍贵的
题壁，大雁塔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明万历三十二
年（1604），咸宁县对大雁塔进行重大修缮，在维持
了唐代塔体基本造型的基础上，外表完整地砌上
了60厘米厚的包层，这便是如今看到的大雁塔。
明清时期，长安虽已不是国都，但当地的文人学
士追慕唐代雁塔题名的韵事，在每次乡试结束
后，考中的举人都要相携登塔，题诗留名。清末
民初国学大师金松岑有诗云：“唐家科第贵，进士
门楣光。放榜集慈恩，名题雁塔旁。走马长安
街，宴赐临曲江。”

佳人争看状元红

唐人孟郊《登科后》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
安花。”孟郊所描写的骑马，指的是进士们骑马列
队从大街上游行经过，而非状元跨马游街。

新科状元跨马游街起源于宋朝。宋朝在沿
袭唐朝科举制度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殿试制
度，即在吏部考试后，皇帝在殿廷之上主持最高
一级的考试，决定录取的名单和名次。

据《宋史·蔡齐传》记载，大中祥符八年
（1015），宋真宗出了一道殿试题《置器赋》，让参
加殿试的士子们论何为国之器。宋真宗阅卷时，
蔡齐的答卷文笔优美，论述严谨，吸引了真宗皇
帝，他尤其对文中“安天下于覆盂，其工可大”的
语句大为赞赏，对身边的宰相寇准说：“得人矣，
有安天下之意，此宰相器也。”说完，真宗宣名列
前三四名者上殿。他见蔡齐身材伟岸，相貌堂

堂，对答从容不迫，举止端重优雅，甚是喜爱，当
即钦点为状元。

宋真宗实在是太兴奋了，赏赐蔡齐御马一匹，
供其乘用，并诏令禁军首领派7名皇宫侍卫，专门
为蔡齐在汴京跨马游街清道传呼，以表示对蔡齐
的恩宠。蔡齐意气风发，头插双翅，身着锦袍，由
大内高手开道护卫，跨马游行于汴京御街之上。
沿途百姓纷纷涌上街头观看，尤其是一些大家闺
秀听说这名新科状元才貌双全，也跑出来远远观
望，一饱眼福。科举状元“跨马游街”，蔡齐是获此
殊荣第一人，为后世效仿。

新科状元跨马游街后来延伸到全体及第进
士，一直延续到明清两朝。根据当时的规定，状
元、榜眼、探花三个人可以从正门出宫，而其余
上榜的进士却只能从侧门出宫。在游街的时候，
状元走在最前面，等到游街结束后，其他的进士
要先将状元、榜眼、探花送回会馆，然后才能各
自离去。

明代画家余士和吴钺共同绘制的《琼林登
第》图记录的是隆庆二年（1568）32岁的徐显卿金
榜题名后跨马游街和赴琼林宴的热闹情景。图
中徐显卿身穿进士服（深蓝罗衣，深青缘边，圆
领大袖），头上戴着进士巾（与乌纱帽形制相近，
左右展角，阔一寸余，长五寸余，垂有皂纱飘带，
一对簪花，附有一对抹金银牌“恩荣宴”），手执用
槐木制作的笏板。骑着一匹白马，踌躇满志，兴
高采烈，两个黑衣皂隶为其牵马。前面一队仪
仗，举着旌旗，抬着“进士及第”匾牌，吹奏着乐器，
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画面的右侧为沿街院落，
女子们有的掩门，有的在墙内登高观看热闹的场
景，投去艳羡的目光。画面的左上方一童子牵着
一头毛驴，一个落第的举子（或正在准备应试的举
子），投去的目光很复杂，或自惭形秽，或嫉妒，或
羡慕，立志发奋读书，争取金榜题名，光耀门庭。

清朝的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
试四级，对应这四级考试考中者分别为生员、举
人、贡士和进士。在四级考试中殿试为最高一级
考试，由皇帝“亲策于廷”。阅卷完成后，皇帝升
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首先由内赞官传呼登第进
士名次，而后鸣赞官接传。一甲三人即状元、榜
眼、探花，被立即授职，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
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殿试进士名次以黄纸书
写，故称金榜。传胪大典后大金榜张挂于东长安
门外，礼部堂官率状元及诸进士随出观榜，从金
銮殿到长安左门，要经过太和门、午门、端门、承
天门到大清门。而后顺天府备伞盖仪从护送状
元归第，状元头插金花，十字披红，跨马游街，春
风得意很是风光。

康熙三十六年（1697），徐州举子李蟠到京城
参加礼部的会试，他自知饭量大，随身携带了36
个馒头进考场，以防肚饥。由于成绩优异，从而进
入最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殿试。他的《廷对制
策》全文3000余字无一差错，对军政、吏治、河防
等答对贴切，符合事理，见解独到，且文笔流畅，气
势磅礴。康熙帝大加赞赏，钦点李蟠第一甲第一
名。李蟠簪花披锦，跨马游街，鼓乐前导，伞盖旌
旗，簇拥载道。沿途观者如云，万人空巷，大户闺
秀或卷帘观望，或登楼远眺，欢声笑语。志满意得
的李蟠骑在高头大马上，看到如此盛况，难抑兴奋
心情，即兴赋诗一首：“十年辛苦对青灯，豪气染成
万丈虹。笔架山头腾彩凤，砚池波内起纹龙。马
蹄踏碎长安月，玉管吹消紫陌风。十二朱楼帘尽
卷，佳人争看状元红。”

如今，人们常常能够见到各式各样的书展，
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书籍。其实在古代，人们也
有机会与“书展”邂逅。

家中藏书丰富的古人，每年都会定期“晒
书”或“曝书”。所谓“晒书”或“曝书”，顾名思
义，即将书籍或者藏书从屋子里搬出来晒一晒，
这么做的原因也很好理解，避免书籍受潮或者
被蛀虫损坏。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骄阳明媚
的日子，大家都将自家所藏书籍搬出来晒一晒，
并相互翻阅学习，这是不是与现在的“书展”有
些相似呢？
晒书活动的起源时间很早。最早记载可追

溯至西周典籍《穆天子传》：“天子东游，次于雀
梁，蠹书于羽林”，说的是周穆公东游，在羽林这
个地方“蠹书”，即晒去书中的蠹虫。

晒书可不是随便晒，而是一项技术活。北
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明确指出，“须要晴
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曝书”。可见，晒
书可不是随意暴晒，而是在晴天将书籍放在风
凉处“晾晒”。而且晒书的日子，从早晨开始晒，
午后还得进行翻动，傍晚收起，必须等到冷透后
再收入书柜之中。
不过，古代“曝书会”的具体时间并不统一，

也没有严格规定。总而言之，晒书必须选择一
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所以，很多古代的“曝书
会”都选择在夏季举行。清代藏书家孙从添《藏
书纪要》中便提到“曝书须在伏天”，这个时候的
日照充足，除湿杀虫效果最佳。东汉人崔寔在
《四民月令》中记载：“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
不蠹，习俗然也。”这说明在汉代时期，七月七日
便是一个晒书的好日子。
在宋代，“曝书会”极其受重视，甚至还出现

了由官府主办的“馆阁曝书会”。“馆阁”是宋代
的国家藏书机构，“馆阁曝书会”相当于宋代国
家图书馆所举办的大型书展。不过，国家图书
馆的藏书汗牛充栋，非一日可以晒完，所以这项
工程往往延续几个月。根据《宋朝事实类苑》中
的记录：“秘省所藏书画，岁一暴之，自五月一日
始，至八月罢。”所谓“秘省”即“秘书省”，是宋代
专门管理国家藏书的中央机构。从记载中可

见，在当时，五月至八月间，陆陆续续会举行不
同的晒书活动。

不过到了南宋时期，晒书的时间发生了改
变。《南宋馆阁录》中有如下记载：“绍兴十四年
五月七日，秘书郎张阐言：‘本省年例，入夏暴晒
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一日止。’从之。”
晒书的时间，由三个月缩短为两个月。

在“曝书会”期间，皇帝会选择一个良辰吉
日召集臣僚，一起前往“曝书会”现场观赏。而
在书展期间的一日三餐，都由官府出资招待。
这种传统始于宋太宗时期，《御定月令辑要》记
载，宋太宗时“后苑有图书库，皆藏贮图书之

府。秘阁每岁因暑伏曝熭，近侍暨馆阁诸公，
张筵纵观，图典之盛”。后来，“曝书会”上“张
筵”项目逐渐形成惯例，即宋代的“曝书宴”。
《宋史》记载：“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尚
书、学士、侍郎、待制、两省谏官、御史并赴。”
宋代馆阁“曝书宴”自太宗朝开始，一直延续到
南宋灭亡。

对于“书展”，有些皇帝格外重视。宋仁宗
嘉祐七年的“曝书宴”期间，不仅陈列各类图书
古器任由与会者阅读观赏，而且还“题名于榜而
去”，类似于今人参加活动，在“签名板”上留下

自己的名字。宋徽宗对于图书典籍非常喜爱，
因此，他对于“曝书宴”也非常重视。《宋朝事实
类苑》有这样的记载：“宴日，仍遣中使以御酒、
化成殿果子赐在省官，最为盛集，前此未有。”说
明这一年的“曝书宴”隆盛之至。
到了南宋，这种书展的规模更大，展出项目

也逐渐增多。《南宋馆阁录》中有相关记载，绍兴
二十九年（1159）的书展，秘阁下设有方桌，上面
摆放着御书、图画。而东壁的第一行陈列的是
古器，第二三行陈列的是图画，第四行陈列着名
贤墨迹，西壁亦是如此。东南壁和西南壁则陈
列着祖宗御书。御屏后设有古器、琴、砚等展
栏。此外，像“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等内部
藏馆也对外展出。与会人员还有免费书籍相
赠，分别是《太平广记》《左氏》各一部，《秘阁》
《石渠碑》二本，即使应邀而未能与会者，主办方
也会为其留下一套。

由于“馆阁曝书会”的级别高、层次高，展出
的展品都是当时的稀世珍品，能参会的也多数都
是大臣名流。而当时的书法和绘画名家们，基本
上都曾在朝中担任过各类职务。所以，宋代的官
办书展，云集了当时文化行业的顶级精英们。一
年一度的“曝书会”，也成为一场文化盛宴。

后来，历代封建王朝都延续了宋朝举办“曝
书会”的传统。比如，元代馆阁晒书时间与南宋相
同，在五月至七月。明代馆阁晒书时间改在六七
月间，《明实录》中有“每岁三伏日，如宋朝曝书给
酒食费之类”的记载。在明代，“曝书会”期间最为
隆重的日子是六月六日。《万历野获编》中记载：
“六月六日本非令节，但内府皇史宬晒暴列圣实
录、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则每岁故事焉。”那时，
每年六月六日，是晾晒皇家实录、御制文集等书籍
的日子，因而这一天也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
到了清代，馆阁晒书时间又有了大的变化，

因为当时的人们根据晒书的经验总结，认为夏
季阳光强烈，书曝晒后，纸张容易碎裂，根本不
耐久藏。而且夏季的天气变化无常，一旦暴风
雨突袭，来不及收拾晾晒的书籍，就有可能遭遇
巨大损失。因此，清代官方的晒书活动，一般定
在三月、六月、九月，即分三次完成。
随着经验的积累以及对自然气候认知的进

步，人们也意识到，对于什么时候“晒书”“曝
书”，也应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清末
学者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提到：“不如八九月
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风应节，藉可杀
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也。”不同的地
区有着不同的气候特点，所以，关于晒书时间，
也应该以科学辩证的眼光去看待。

去古代邂逅一场“曝书会”
雨林霖

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喜欢读书，太元年间，他

曾下令广泛搜集散落民间的野史笔记。上有所

好，下必甚焉，一时间献书者络绎不绝。一本购

自辽东燕国的《晋阳秋》引起了孝武帝的注意，因

为这与他收藏的《晋阳秋》版本不同，细读之下，

有的地方记述竟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一

个作者，为什么会出现两样文字呢？一番调查之

后，孝武帝才弄清了其中的秘密。

《晋阳秋》的作者孙盛是东晋太原中都（今山

西平遥县北）人，父亲曾当过颍川太守，死于动

乱，那一年，他才10岁。后来他和家人移居江东

避难，幼年的不幸激发了他发愤的志向，长大后

成了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孙盛在探究学问时喜欢较真，固执己见，轻

易不肯屈服。那时盛行玄学，而其中最有名的人

物便是殷浩。有一天，孙盛到殷浩家做客，酒菜上

桌，正准备动筷时，两人因为一人生哲理问题发生

了争执，互不相让，结果越说越激动，不但嘴里口

若悬河，吐沫横飞，而且手中的尘尾也随着音调的

起伏挥来挥去，以致上面的毛都掉在了饭菜上。

争了一会儿，两人想起还得吃饭，这才发现饭菜都

凉了，命人赶紧去热，等待热菜的空儿，两人又干

了起来。结果热了凉，凉了热，折腾了四五次，中

午饭吃到了天黑，一口饭也没吃成。

孙盛不仅喜欢谈玄，更喜欢写作，工作之余，笔

耕不辍，出版了两部历史著作，即《魏氏春秋》和《晋

阳秋》。前者写的是三国曹魏的历史，后者写的是

晋朝的历史，一直写到他生活的当代。孙盛写历

史，有董狐遗风，极重史德，“不虚美，不隐恶”，有什

么说什么。然而写书可不比谈玄，左耳朵听，右耳

朵冒，白纸黑字落在纸上，他的麻烦也由此而来。

公元369年，孙盛曾在东晋征西大将军桓

温帐下任参军，亲历了桓温第三次北伐前燕的

战争。在《晋阳秋》中，他如实地记述了枋头大

败的史实。不久，桓大将军看到了这部书，不由

大怒，立刻派人把孙盛的儿子找来，直截了当地

对他说：“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

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意思说，枋头

之战，只是偶然的失利，何至于像你的父亲说得

那样严重呢？这本书要是流行开，跟你们的家

族有很大关系。这一番话，就是傻子也听得出

其中的威胁意味，吓得孙盛的儿子“扑通”就跪

下磕头，一边道歉，一边向桓大将军保证，回家

马上让老爸删改。

当时孙盛已年届七十，他的家风极严，尽管

儿子们有的头发都白了，犯了过错，也要在大厅

中当众训斥。估计是害怕挨骂，儿子回到家，立

刻把全家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黑压压在孙盛面

前跪了一片，“号泣稽嗓”，哭声震天。此时的泪

水相信都是从心里流出来的，因为那时的株连，

是成百上千的亲属都要跟着掉脑袋的。

儿子边哭，边向孙盛祈求说：“您就为全家老

少百口人的身家性命考虑考虑，高抬贵手，删改

删改吧！”

面对家人快要流成河的眼泪，孙盛的反应是

“大怒，不许。”断然拒绝，头可断，血可流，昧着良

心，颠倒黑白，死也不干。

儿子们显然清楚老子的脾气，倔劲儿上来

了，几匹马也拉不回来。退下之后，他们聚在一

起，打起了另外的主意。你不是不改吗？咱们

改，噎人的话写不过你，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话

你还未必是对手。自古道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

们的文字功底也都不弱。挑灯夜战，不到几个时

辰，一部戏说版的《晋阳秋》就搞定了，连夜送往

大司马府，请桓大将军审定。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稍不留神，就可能因为

这样那样的原因，变了味，改了样，失去了它本来

的面目。可孙盛老爷子不是吃素的，他整天打交

道的就是历史，看到儿子们突然没了动静，大的

也不哭了，小的也不闹了，书房里的灯又亮了一

宿，他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姜还是老的辣。孙盛

也没闲着，亲自把《晋阳秋》抄写了一遍，封存好，

派人送给了前燕国王慕容隽，真实版的《晋阳秋》

由此得到保存，而历史的真相也得以还原。

好的历史是用良心书就的，真实是它的生

命。那些秉笔春秋的书生，看起来是如此文弱，

可是在良知面前，他们却不惧生死，宁折不弯。

历史的轨迹可以弯曲，文人的良心却不能拐弯。

面对这样的翰墨书香，怎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

尊重史实 秉笔直书
清风慕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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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塔题名时
共赴曲江宴
——古人金榜题名后的文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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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传静


